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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至5日，舞剧《红高粱》
作为开年大戏开启2014国家大剧院
新春演出季。这部由青岛歌舞剧院
创排、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舞
剧甫一亮相，就在国家舞台艺术最
高奖——第十四届文华奖上一举摘
下文华大奖、文华编导奖、文华表演
奖三项最具代表性的奖项，在舞剧
类中排名第一。面对诺奖得主光环
笼罩下的文学力作，面对享誉世界
的电影经典，舞剧《红高粱》如何冲
出每个人心中先入为主的印象再次
发力？如何用舞蹈本体语言完成独
特的艺术书写？日前记者专访了这
部舞剧的总编导王舸、许锐。

记者：莫言的诺奖光环，以及电
影版的深入人心，是《红高粱》这个
文本的优势更是挑战，为何知难而
上选择《红高粱》？

王舸：最开始我和许锐对《红高
粱》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口味
比较重。我比较喜欢情感较浓烈
的、带有生死命题的题材，能触动观
众。戏剧也好，舞剧也好，都需要大
量戏剧性来支撑人物。没有矛盾冲
突，没有戏剧张力，很难让观众坐在
那里一个半小时看一帮人在那儿舞
来舞去，很难让观众理解和走进你
所表达的东西，更何况在舞蹈里没
有语言这个特别关键的手段，只靠
肢体就更难让观众理解人物内心，
所以我们更希望有强烈矛盾冲突和
情感表达能支撑人物和情节。舞蹈
做重口味很难，因为舞蹈不容易把
故事讲清楚。没有字幕，只借助一
点旁白，完全通过肢体感受故事的
脉络，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人原
始的、血性的东西，支撑着人物、事
件和最后的结果，这些都是这部舞
剧的追求。

许锐：对于《红高粱》，我想大部
分人都没读过小说，只看过电影，我
曾经也一样。当我读了小说后获得
的感受与看电影完全不同，这让我
们坚定了信念：要让观众在我们的
舞剧中获得和读小说、看电影不一
样的感受。所以一定要按舞蹈艺术
自己的规律来做。比如舞剧中的人
物、情节一定要简化，要抽取最精炼
的人物，把他们的关系和情感的主
要线索拎出来，因为必须靠情感线
索以及情感铺垫，让舞剧中的人物
舞蹈起来。现在看来我们庆幸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没掉下来。

记者：莫言亲自题写“歌之舞
之，表我心声”祝贺《红高粱》晋京演
出，可见他对你们这次创作的认可。

许锐：其实我们和莫言没有很
多接触。早在2010年授权时莫言就
很洒脱，他说他不懂舞剧，我们做出
来的作品是我们的，只要尊重作品、
尊重原著就好。他没有任何要求，
压根不管我们舞剧怎么做，完全给
我们自由。真正与他有接触是首演
时，他来时很低调，并且表明不表
态，不发言，不接受采访，但这些态
度在看演出后改观了，他兴奋地上
台和我们交流。他说作品能让原作
者激动，就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了。
这说明艺术是相通的。

记者：因为有小说与电影的先
入为主，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
高粱》，舞剧《红高粱》有什么新的
诠释？

许锐：我们把主题归结到生
命。我想这也恰恰是《红高粱》今天
为什么还有意义的原因所在。《红高
粱》讲的是过往年代的事，如果我们
今天仅仅是把它表现成抗日剧，可
能就体现不出它的意义了。其实莫
言写小说时也是在张扬生命的意
识。所以我为作品总结了八个字

“生如高粱，死如烈酒”。《红高粱》诠
释的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土
地上的人要有尊严地、自由地、有情
有义地活着。把作品放在生命的意
识的角度，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的、
摩登的时代才能有意义，才能让我
们在灵魂上有一种对话。所以恰恰
在这种生命意识中，我们的作曲、舞
美、演员等主创团队在创作中越来
越入戏，演员说他们是拿命来跳，跳
这个剧相当于通常的三四部剧，体
能快耗尽了。我相信只有我们自己
入戏了，才能把观众带入戏中。

记者：落实到作品中，这样的主
题具体如何实现的？

王舸：舞剧基本保有原著以及
电影《红高粱》的主线情节，塑造了

“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叔等个
体人物以及乡亲群像。颠轿、野合、
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大章节，每
个章节都有鲜明的主题，但都在张
扬生命。颠轿透出的野性，祭酒体
现的与天地对话等等，是对生命的
一种放大。最后墨水河畔的出殡送
葬的悲凉，一群一群人站起来反抗、
赴死。用生命被压迫到极致状态后
生命力的爆发，去体味中华民族的
觉醒，最后和外来侵略者抗争，既写
实，又写意，通过具象的人物放大了
内在关系和意蕴。

另外这个题材有抗日情节，但
实际上舞剧中并没有出现日本人形
象，只是出现过一次日本人剪影形

象。我们不想在舞蹈里或舞台上出
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打来打去，或像

“抗日神剧”那种并不高明的方式，
我们是通过意象等手段，留给观众
更多空间，去感受当时在那样生存
艰难的环境下中国人的一种反抗，
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

记者：此次创作中遇到的最大
难题是什么？

王舸：困难特别多。首先是有
非常成功的小说和电影在前面，而
舞剧样式很窄，舞蹈操作手段也很
局限。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与电影
和小说不同，要从小说中把故事抽
离出来转化成舞蹈形式，要很精炼
简短，适于舞蹈表达，这其实很难
做到。

但最难的问题，是高粱的问题，
这看似很简单，实际上是最大的问
题。如果是歌剧或话剧，可以在舞
台上种一片高粱，舞剧怎么种高
粱？如果我们把舞台上全部种上高
粱，就没有舞蹈空间了。就算我们
舞台上铺天盖地种上满满的高粱，
也就那么大一个地方，不会达到电
影里一片汪洋的效果。我们和舞美
商量不用写实手法，而是作为一种
精神、一种空间来做。借用高密的
一种剪纸艺术，把高粱做成一种参
天大树般的感觉，本身蕴含了一种
人的气质，体现中国人生生不息的
精神。人就是高粱，高粱就是人。

记者：创作中是否有意克服当
下舞剧创作中的问题？

王舸：我所克服的就是传统舞
剧的样式，这种样式很难打破。比
如通常的舞剧从头到尾需要的演员
要多，是大戏的概念，一定是一个半
小时，一定要有单人舞、双人舞、三
人舞、群舞等很程式化的东西。怎

么能突破这种惯常的样式，比如假
设我的创作没有双人舞，只有独舞，
这种样式突破后别人是否能承认，
它还是不是舞剧？都是创作所面对
的问题，所以这种突破是很难的。

记者：《红高粱》如何处理舞与

剧的关系？舞蹈中哑剧的度是如何
把握的？

王舸：这部舞剧的特点是通过
肢体把戏剧的感染力放大到极致。
《红高粱》的做法，不是完全以讲故
事来进行舞蹈编排和情节推进，故
事点到为止，更多是把故事和戏剧
的感受放大。或者是把故事本身揉
在这样一个有意味的形式里，把故
事点抓出来后，展开的是舞蹈，让观
众既看到故事，又看到舞蹈。同时
在舞蹈形式里也有故事的要害点，
每个故事点又有层次，这些层次与
红高粱故事相干，这种相干并不那
么直接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当你把
这些点感受到后，实际上就看明白
了。往往许多舞剧在这些点上表达
不清楚，只有单面性的表面情感，没
有内在层次。层次是靠快板、慢板、
抽离、间离等各种手段支撑人物的
多面性。

另外《红高粱》为大家所熟知，
省去了很多情节的交待，而且我更
多运用的不是哑剧而是行为，使戏
剧表达更简练，也更好地把握哑剧
的度，因为单纯戏剧表现更容易出
现哑剧。

记者：很多人都会拿《红高粱》
与你之前的《徽班》相比较，你认为
二者创作上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王舸：《徽班》更写实，《徽班》的
整个情节更多的是故事+故事+故事
的叙事方式。《红高粱》好在很多人
知道故事，因此在戏剧设置上《红高
粱》更舞蹈化，但是在舞蹈里并非把
戏剧人物的舞蹈和戏剧分开来做，
而是舞蹈里含着戏剧关系。《徽班》
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
自己创造的故事，观众对剧情完全
不知晓，必须把剧情交待很清楚。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怎样才能让
你们这代年轻人喜欢民歌。”2013年深
冬的一个下午，著名歌唱家吕继宏在
福建省福清市体育馆的休息室里，表
情认真地对记者说道。此刻的他并不
像平日里那样，穿着一身干练的戎装，
而是穿着一件整洁的便服。53岁的吕
继宏，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随中国
文联、中国音协到基层演出了，但他习
惯于在每次演出时观察观众们的细微
表情，并借此判断他们喜欢什么样的
歌、不喜欢什么样的歌，发掘什么样的
歌更能引起共鸣、什么样的歌感染力
不够。“这就是近距离为观众演出的好
处，喜欢还是不喜欢，一目了然。”吕继
宏说。

与中老年观众相比，吕继宏更加
关注年轻观众对自己歌曲的反应。“在
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民族唱法受到的
冲击非常大，民族歌曲的爱好者年龄
普遍偏大，‘80后’、‘90后’大多喜欢
在网络上听欧美、韩日以及港台的流
行歌曲，这必须引起我们这些民歌从
业者的深思。”吕继宏说，“民歌为什么
缺少听众？关键问题并不出在唱法本
身，而在于优秀的作品严重缺乏。流
行歌曲这么多人喜欢，还是因为它能
够与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果
民歌还是像过去那样，一开口就是‘祖
国啊祖国’、‘母亲啊母亲’，年轻人怎
么可能喜欢？”

吕继宏一直认为，主旋律歌曲并
不意味着就要不食人间烟火、就要墨
守成规。“没有感情、缺乏新意的歌曲
不会有生命力。近年来，王丽达、雷佳
等年轻一代民歌手已经开始在歌曲中
融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包括我最近录
制的一些歌曲，在编配上也做了一些
时尚化的尝试。”吕继宏说，“民歌要生
存、要发展，必须得求新求变。”

其实吕继宏自己就是一个求新求
变的人。这个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西北
汉子，直到29岁时还在甘肃省歌舞团
担任声乐演员。不知为什么，与大海
相隔万里的他，偏偏就对湛蓝的海洋
充满了向往。“从小到大，我一直梦想
能成为一名海军战士。说来也巧，我
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当年脍炙人
口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吕继宏回
忆道。在一次演出中，吕继宏偶然结
识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著名歌唱
家王昆，王昆觉得他声音条件非常好，
就鼓励他到北京发展。是选择甘肃省
歌舞团安稳平淡的工作，还是选择一
切都茫然未知的北京？经过一番考
虑，吕继宏决定做出改变。

1989年，29岁的吕继宏如愿以偿
地考入海政文工团，成为一名独唱演
员，并拜入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
授门下。“我这么多年的海军梦，终于
在而立之年实现了。”吕继宏说。在入
伍之前，吕继宏就听说部队的文艺工
作者一年到头都会忙个不停，所以早
就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而当他亲
身体验到这种忙碌时，除了辛苦，感受
到的更是欣慰与满足。“从进入海政文
工团那天起，我就开始了到全国各地
慰问演出的旅程。中国幅员辽阔，北
至漠河，南至西沙、南沙群岛，哪里有
部队，哪里就有我们这些文艺兵的足
迹。”吕继宏说。

大海的浪漫，令许多人无比神往，

但大海的汹涌澎湃，也会让很多人吃
不消。吕继宏记得自己初登舰船去西
沙慰问演出时，心中除了兴奋就只剩
下了好奇，“阳光与海水的味道是那样
的清新自然、那样的让人着迷。”但随
着舰船的行进，吕继宏开始晕船，肚子
里的翻江倒海让他再也无暇顾及海上
的美景。抵达西沙后，身体逐渐恢复
的吕继宏又开始对蓝天、沙滩以及战
士们身上洁白的水兵服发出感慨。“但
住了两天以后，一切浪漫都消失得无
影无踪了——岛上饮用淡水受到严格
控制，基本没有青菜吃，更别提水果。
我甚至很难想象，战士们是怎样在如
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的。”吕继宏
回忆道。

只有切身体会过战士们的艰苦，
才会真正理解慰问演出的意义。“我发
现自己的歌声，也许能够帮助战友们
战胜那些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苦痛，于
是，立即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变重
了。”吕继宏说。一次去南沙群岛慰问
演出时，吕继宏乘坐的小船遇到了巨
大的风浪，浪一拍过来，小船瞬间就被
抛上去十几米高，演出被迫取消。望
着近在咫尺却到达不了的岛礁，吕继
宏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战士们坚强的
身影，于是一把抓起扩音话筒，调大音
量，对着岛礁大声唱了起来……“几千
个观众要认真演，几十个观众甚至几
个观众也要全心全意地演。我不是哪
里人多才去哪里演，而是哪里需要就
去哪里演。”吕继宏表示。

对于吕继宏而言，每年多达数十
次的下基层演出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次演出结束
后我都会思索，基层老百姓到底喜欢
什么样的歌。”吕继宏发现，一些演唱
难度比较大的歌，虽然听起来十分过
瘾，但不利于老百姓传唱。“从《再见
了，大别山》到《咱老百姓》，我的歌有
个共同特点，就是高音多、技巧多。”吕
继宏表示，“我希望多演唱一些老百姓
随口就能哼上几句的歌曲，于是就反
复对词、曲作者说，音尽量写低一点
儿、尽可能朗朗上口一点儿。易于传
唱，对于民族歌曲的生存和发展来说
非常重要。”

2013年全国“两会”上郁钧剑与赵
本山的“雅俗之辨”曾在社会上引起过
广泛热议，很多人都对民族歌曲的曲
高和寡表示出了担忧。在吕继宏眼
中，民歌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只
要坚持创新，民歌就永远不会过时。
在如今这个时代，无论阳春白雪还是
下里巴人，都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中国有 15亿人口，这其中农民有多
少？工人有多少？知识分子有多少？
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每个群体都有
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我要是20多岁，
也会喜欢听流行歌曲——我们这一代
是吃杂粮粗面长大的，而‘80后’、‘90
后’是喝牛奶、吃巧克力长大的。这不
是矛盾，也不是冲突，只是各有所需。”
吕继宏表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
欢的东西的权利，所以你不能强求所
有人都愿意买票去剧院听歌剧，也不
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二人转。这就像
吃饭一样，有的人喜欢去酒店吃高档
菜，有的人就是爱在路边摊吃小吃，无
所谓谁高谁低，只不过是每个人的喜
好不同罢了。”

□ 本报记者 李 博

吕继宏：
让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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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继宏随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送欢乐下基层”到福建演出
张大勇 摄

舞剧《红高粱》中的出殡一章

舞剧《红高粱》中祭酒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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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观众在我们的
舞剧中获得和读小说看电影
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一定要
按舞蹈艺术自己的规律来
做。比如舞剧中的人物、情
节一定要简化，要抽取最精
炼的人物，把他们的关系和
情感的主要线索拎出来，因
为必须靠情感线索以及情感
铺垫，让舞剧中的人物舞蹈
起来。

◎ 《红高粱》诠释的实
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把
作品放在生命的意识的角
度，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的、
摩登的时代才能有意义，才
能让我们在灵魂上有一种
对话。

◎ 高粱的问题，这看似
很简单，实际上是最大的问
题。后来我们不用写实手
法，而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
空间来做。借用高密的一种
剪纸艺术，把高粱做成一种
参天大树般的感觉，本身蕴
含了一种人的气质，体现中
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


